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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修輔導活動中的三個重要環節                       Alice McDowell Pempel 著

                                                   胡       國       楨 譯

    從事神修輔導活動的雙方，無論是導師 (director) 或導生 (seeker)，都是真正蒙受天主特別恩寵眷顧的人。很少會有什麼活動，會比參與神修輔導活動更能令人感到滿足的。因為在神修輔導活動進行中，每個參與者都必須跟另一個人緊緊密切地結合，一起在各種來自人及天主的基本生活動力中奮鬪。

    神修輔導最主要的功能，在於幫助導生與天主建立起最深厚、最穩固的關係，進而度一個完全超脫、自由的生活，既能發揮自我個性，又懷有滿腔的愛火。這真是一個既嚴肅又複雜的活動：必須設法除去導生曾經有過的心靈創傷，改正其思想行為上的虛幻狂妄，並且還應化解他對某些人、地、事、物或神修方法的過分依賴才行。同時，活動的過程還能鼓舞並培育導生度深沉的祈禱生活，進而找到他最深層的自我，發現天主在他身上的聖意。

    或許神修輔導的某些效果與心理治療相同；但二者的活動過程卻是不同的。簡單的說，神修輔導的目的遠超過心理治療，是要發掘事實的「最深」層面 —— 天主恩寵滿盈的境況。進行神修輔導活動的先決條件，是導生不能有已病入膏肓的神經衰弱或精神錯亂 (這些心理上的疾病，都應先行治療，再從事神修輔導活動)；如此，不必進到太深的心理層面，就可完全達到神修輔導的目的了。接受神修輔導的導生，一定會比接受心理治療 (調整) 的患者收穫更豐厚，因為成功的神修輔導能够導引導生開始度天主的生命。這結果會使一切與他接觸的人，在某方面被他改變了而不自知。換句話說，心理治療的目的是使患者在心靈上有所調整和整合；而神修輔導卻在啓發導生與天主間的心靈契合，獲得超脫的自由，或達到類似的狀態 (無論你用什麼辭彙 —— 傳統的或時髦的 —— 稱呼它)。總之，神修輔導和心理治療的不同點，是在把活動的中心放在建立導生與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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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神修輔導的活動中，最重要的是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但如願使這輔導活動真正產生效果，下述的兩重關係也應相當强勁才行：首先，導師自己必須與天主有深度的密切關係；其次，導師與導生之間應該建立好一層生動活潑且相互信任的神修情誼關係。只有當這三重關係都强而有力時，神修輔導活動的進行才會順利而有效果。

    作者撰寫本文的目的，是願仔細分析這三重關係間各種錯綜複雜的情況，並設法釐清神修輔導整個過程裏可能遇到的各種動力；如此就可向有志在神修輔導活動中扮演導師角色的先生女士們，提供一些重要的參考指南。1.

導師與天主間的關係

    在一個成功的神修輔導活動中，導師與天主間的親密關係是不可缺少的要素。當然，豐富的心理病學知識和熟練的神修輔導技巧也是重要的；但若導師缺乏上述與天主間的基本親密關係，雖然有這些知識和技巧，也不可能得到什麼良好的效果。在以下的分析說明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神修輔導活動中，有很多的方面是需要靠導師與天主之間的這層親密關係 —— 或稱導師對天主的依賴之情 —— 而產生實效的，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首先，為了要了解導生的體驗，導師需要有這一與天主間的親密關係。很顯然，導師必須經常不斷地體驗到影響自己神修生活的各種動力，如此才能深切體會導生每個時刻的神修狀況。導師的神修體驗應包括深入了解各個偉大神修作家的作品精髓，以及深入透視到自己所處神修傳承裏的關鍵性思想特徵。要達到這個境界，導師必須已超越只以單純理智來探求知識的範圍，而能從生活的體驗中尋得超理性的知識和智慧。聖十字若望很清楚地看到了，一位缺乏神修體驗的導師所會造成的危險，他引用福音 (瑪十五14) 來說明這情形：「若是瞎子領瞎子，兩人都要掉到坑裏。」2.

P.153

    其次，為了要有效地評判導生的體驗，導師也必須對天主有深厚的依賴之情；如此才能聽任聖神在決定性時刻透過自己說話。導師不能在任何問題上都給予安慰性的回答，也不能在特殊的情況中，只給一般性的「標準答案」。他應該面對聖神開放自己，決意儘可能地在每一個特殊的情況中給予最適當的 —— 而非習慣性的 —— 答覆。最正確的話常常是不經思考地，由優秀的導師口中蹦出來的。很多次，有的導生在回憶時想起，自己的導師在某件事上的勸言真是解析透澈、一針見血；可是導師自己卻怎也想不起曾經在這件事情上說過什麼話了。當然，還可找到不少的實例說明讓聖神自由工作的成果。

    假如導師真正地向聖神開放，其作風會每一次都不同。有時可能嚴格的像一個吹毛求疵的監工；有時又會溫柔的像一位和藹可親的保母。這種轉變連導師自己也不容易常常感覺到。一句簡潔有力、陳述事實的話，每每會相當犀利，有如一把寶劍能直接刺透導生的心，攻入他所處情境的核心要塞；雖然如此，導師可能還矇矇然，不知自己的話已發生了很大的效力。

    導師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該扮演導生模範的角色；因此，他跟天主有親密關係很要緊。理想的目標是，導生因為看到導師的思言行為，而了解到更圓滿地度神修生活究竟所指為何。導師的各項特質 —— 心靈深處的平安喜悅；行為上能隨心所欲；時時充滿活力，表現强而有力的臨在感；做事常有效率等 —— 都能給導生提供參考，成為仰望學習的對象，因而能受激勵，勇敢堅定地走神修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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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若對天主有强力的依賴之情，還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强而有吸引力的「正極力場」(Positive force-field)，能强而有效地影響導生。每個人在其神修旅程中，時時都有可能因著不同的理由而「偏離正道」—— 亦即不再以天主為中心了；如此，他在神修上的成長也就因此而停頓，而且還會感覺自己的一切情況都顯得十分凌亂、不和諧，似乎找不到出路的方向。在這種狀況下，只有讓這個人面對一位能完全依賴天主生命的人，才可使他再次地回歸正道。這就好像導生原本是一個振動和諧的彈簧，不知受了什麼外力的影響，突然歪斜了一下，失去了原有的和諧運動；此時，他若想使自己回復成原先的和諧運動，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接近一個與自己原先振動和諧時有相同頻率的「力塲」，隨著這力塲的影響，自然而然就會逐漸平復了。如此，事實上可說什麼也不必做，只須面對另一位就够了。當然，還是找得到其他的辦法，可以使這個人回復到天主做他的中心，例如，花一整天的時間來祈禱，常常是十分有效的辦法。但是，對一個剛剛踏上神修旅程的初學者來說，最快速、最直接有效的辦法常是讓他面對導師。顯然，在這情況下導師自己若也心情紊亂而迷失了方向，就不可能給導生什麼幫助了。因此，要使神修輔導活動的過程發生真正效果，導師必須是一條平安、和諧及恩寵的輸送管道才行。

    此外，導師還該有另一個主要作用，就是成為一位「黑夜中的代禱者」(intercessor in the night) 3.，亦即在寂靜的當兒為導生祈禱。Baron Von Hügel是一位很有名的神修導師，他相當鄭重地奉行這個原則，所以他每天要為他所輔導的人祈禱三次 4.。有些導師常常只能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候為他所輔導的人祈禱。做導師的人很可能會在睡夢中突然驚醒，意識到此刻正是該為某一導生祈禱的時刻。局外人也許會懷疑：這樣的祈禱究竟會不會發生效果？但是，這個懷疑是不必要的。有不少實例指出：導生們確實感覺，自己的導師利用祈禱的方法，直接進入了自己的神修生活裏面影響了自己。許多導生的問題及困境，都因導師為他的祈禱而突然解除，而且從此開始進入一段平順豁達的時光。還有實例指出：一個導生正在與困境搏鬥時，突然「感到」一股導師加給自己的能力 —— 滿被天主恩佑的能力。所以，只要做導師的人，能與全能且有愛人之心的天主，保持親密的關係，常常為自己所輔導的人祈禱，不論因此而得到的助力是什麼，都會對導生有助益的。更具體的說，這種神修經驗愈深的導師，其祈禱也愈常發生良好的效果。

    有時願使某些輔導行動發生效果，就必須先在導生身上除去某些心理上的壓力或神修上的不當動力。當導師面對這個情況時，想要使自己能保持應有的平衡，也需要對天主的深切的依賴之情。說實在的，導師在這情況中要面對導生，進而與之遇合，需要有相當自信的冒險之心，絕不能使自己也捲入了導生的困擾及其紛擾的情緒之中。因此，導師應相當的了解自己有那些人性上的弱點和欲望，這樣才不會不自知地掉進這些混亂的陷阱之中。對天主的依賴之情，常能在導師面對導生該做冒險之時，幫助他不使自己陷入導生的困境及情緒之中，而採取最適當的步驟。

    每當導生陷入困境或發生情緒紛擾時，導師最有效的作為是扮演「鏡子」的角色，讓受輔導者認清自己在這些情況下究竟成了什麼樣子。如此，導生就能愈來愈清楚地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係會受那些動力的影響，進而能有機會改善。

    總之，在神修輔導活動中所有的各方面 —— 了解並評判導生的體驗；做神修生活的模範；成為導生協助中心的「正極力塲」；進入導生困境令其改善關係 —— 在在都顯示導師與天主間有堅强的親密關係是必要的。然而，這點常被忽略。導師們每每以為最上等的做法是多花些時間輔導，或接受最大數量的導生。這樣，增多的只是人為行動；相對的，天主的行動就減少了，所以也產生不了什麼真正的效果。如此做，會耗費許多可以拿來獨處祈禱的時間，也就白白失去了許多導師自己與天主間增補親密關係的機會。假如導師發現自己所負的責任已經過重，缺少足够的時間做深度祈禱和自我神修調整時，即使這只是短短的幾天時間，也應斷然取消約談，多花時間獨處祈禱：這是給予導生的較佳服務。

導師與導生間的關係
    在神修輔導活動過程中還有另外一基本要素，就是導師與導生間的特殊友誼關係。人與人交往的最理想情況是，二人在彼此心靈最深處 —— 天主就住在這裏 —— 能够緊密結合。因此，許多人的努力目標就着重於獲得這種與別人之間產生親密結合上，可是這類的努力却常常失敗。神修輔導活動就是要給人造成一種氛圍，在這氛圍中能够真正成功地與另一個人完全結合。這個目的是可能達到的，因為天主對導師和導生雙方都給了豐厚的恩寵神祐，也因為二人所共同注視的焦點主要的在天主自己身上，而非對方身上。

    然而，導師與導生間的關係，並非只是像普通人所認為的，只有友誼關係而已。一般說來，他們二人間彼此分享的，不是外在的環境事物，而更是屬於各人心靈最深處的東西。他們沒有必要常在一起打網球、看電影、吃飯或談談彼此的興趣及嗜好。事實上，儘量避免這些活動，對於二人間產生真正的遇合，可能更有幫助；因為如此，二人便更能清晰明快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心靈最深處的結合上。不要讓不相干的事物及氣氛擾亂了這份關係；若然，這份關係就會產生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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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導師和導生間的關係也不像標準典型的友誼關係。因為在後者關係中，二人應彼此重視對方的需要，而前者却只着重於滿足一方面的需要 —— 使導生邁向接近天主的旅程。即使在兩位彼此互為導師的情況中，也應把時間劃分清楚，何時該以誰為關懷的核心，不可混淆。

    在某些方面，導師和導生間的關係應超過朋友關係的深度，而更密切的有如親子或師生關係。一般推想而論，若選一位較有智慧、較有經驗，神修基礎也較深厚的導師，對導生來說，更能幫助他解答與天主共度深層生活時的各種問題。但若如此，也可能是一種危險，因為這會很容易使導師和導生間的關係變成「上司與屬下」、或「知者與不知者」同樣的授受關係 5.。這兩種關係會給人造成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導師是「資訊」的泉源，理應提供資料給導生；而導生却只要針對導師所給的問題提出「答案」就是了。若然，導師就被誤會該是一位偉大的教師、醫療師或巫師了。導師當然也應提供自己的看法和協助；但是，只有住在導生心靈深處的天主，才能給他提供真正的答案。導師的主要角色是跟導生一起聆聽天主在說什麼。Thomas Merton關於這點曾說過：「你以為你能教別人默想嗎？你錯了。除了天主之外，沒有人能教別人默想；這是天主自己的事情。你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寫些什麼或說些什麼，以便給人提供一些機會去了解天主要他做什麼罷了。」6.

    William Richards是一位傳教師兼心理學者，在他加深自己的神修生活之後說，他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上也發現了同一的原則。他說：「我不再把我的工作看成是在給另一個人『做治療』，而更願自己是在陪這個人，與他『相偕共處』。我現在了解治療必須在信賴、愛與接受的氣氛中進行才有效；我現在也深深體會出，我在治療的過程中更是一個輸通的管道，而不是一個强有力的醫療師。我是在一旁檢視成長、稍癒、掙扎、再分裂、更大的整合……等過程的進行，我只是協助這過程逐漸地實現，而不是在這過程中搶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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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非常準確地道出一位傑出神修導師應具備的態度：導師是天主在導生身上工作的見證人，最好還是天主工作的輸通管道，但絕不是「教師」，也不是「醫療師」。

    過份强調導師與導生間不能有平等關係，會產生的另一個危險，就是在二人彼此分享各自深層神修經驗時，會造成不平衡。這不平衡的現象將影響治療或好轉的完整效能。在這種不平衡的關係中，導生完全地把自己所有的深度經驗、心理矛盾和喜樂裸呈在導師面前，可是導師自己卻對自己的經驗及感受等守口如瓶。如此，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雙方關係的畸形發展。當然，神修輔導活動的中心焦點是在導生，但導師自己也應該在適當及必要的時機開放自己，表明自己會很高興地願意分享自己的深度經驗。

    Carl Jung同意上述說法，還更進一步强調醫療師應冒險把自己整個地放在病患面前，與他遇合。一切的既有成見都必須在開放的態度下接受挑戰；同樣的，醫療師也應該有開放的態度，接受「自己也有改變可能」的事實，只有如此，醫療效果才會發生。Jung用兩個化學元素的接觸做例子，來說明心理治療的過程，他說：「若產生了反應，兩者之間才會生化學變化 (譯註：在質上有真正的結合)。」8. 醫療師若在基本上有開放的態度，並自認也有弱點，才可能分享自己的一切；同樣地，神修導師若願分享自己也須如此。如前所述，導師應該清楚知道，自己在什麼事物上常有自我中心的欲望和需求，這裏就是陷阱，而且面對這些陷阱時，實實在在地信賴天主。若然，導師就可避免被導生的焦慮及心理困境所迷惑牽制，也可避免屈服在一些强勁的惡勢力權下。導師理應頭腦清晰，沉着鎮定，並以天主為中心，但同時也應承認自己有弱點，並開放地接受自己也有改變的可能。

P.159

    導師適時地跟被輔導者分享自己曾有過的經驗、掙扎和看法，還有不少別的好處。這類的分享可使導生更深入地透視何謂神修生活，進而能更清楚地看到前面該走的路徑；也能使導生不致曲解事實，把更大的神修境界視為是一件值得過分光榮的事情；其所以會有這樣的曲解，是因為深度的喜樂與深度的努力常是同時展現的一體兩面。此外，這種分享也能幫忙導生看清：人都是有限度的，都會有失敗的時候，自己的導師也不例外；這一認識可避免讓導生把導師看的太高，以為導師能回答並解決一切問題，而把導師當成了最後的靠山，忘了還有天主存在。導師在受輔導者的面前，顯示出自己曾經有過的掙扎以及曾經面臨的陷阱，還能減輕自己不少的心理負擔，不必背負過重的心理壓力：害怕自己把自己在導生心目中所塑造的形像，是一個受導生過分期盼依賴的「偶像」。

    假如認清了神修輔導的特徵 —— 第一個該關心的是「導生邁向天主的路徑」—— 那麼，對導師及導生雙方來說，檢視輔導過程給導生究竟帶來了多大的效益，就簡便了。相反的，師生雙方也應知道：假如輔導過程確實發生了效力，導師同樣的也自導生處獲得了幫助及慰藉。親自見證天主生命在另一個人身上逐漸展現，確實是一件令人感到欣喜的事。還有，當導師看到導生因發現自己在世界上成了一個新人，可以做一些新的行動而感到興奮時，導師自己也會因此而回憶起自己過去的類似神修成長過程，這個回憶會帶來歡欣和感恩之情。有時，導師自己經驗到「枯竭期」，感到十分孤獨的時候，導生的熱心和喜樂可能正是導師自己神修生活上的綠洲。因此，反過來看，當導師個人感到神枯時，讓導生伴着自己共度這段黑夜時光，對於導師自己在自己生命上仍看出意義和目的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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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修旅程的路徑可被視為一條螺旋線：會遭遇許多類似而可互相對照的經驗或考驗，而這些經驗及考驗是一次比一次深，一個比一個進入更深層面。舉例來說，就像任何願度神修生活的人，在任何時候都願設法使自己保持心平氣和而中心安穩 (a peaceful centeredness)；當他處於這條螺旋線較淺的部位時，要努力使自己在默想靜思的當兒，能保有這心平氣和的狀況；當他神修旅程走得較為深入時，應該要求他能在日常工作中也能保持心平氣和的中心安穩；當他更深入時，在輕微的噪音中能保持；當他再深入時，面對人生危機，如親人死了時，也能保持。常常因天主的恩寵而有「巧合」的情況發生：導師及導生同時在跟同類型的問題奮戰，只是不在同一個深度層面而已；此時，二人各自的努力都能彼此為對方有所幫助。導師透過天主聖神的工程給導生提供幫助的同時，也常給自己同樣的勸言。這真是導師與導生關係中最美妙的一面。

    導生也能因自己的特性而對導師的成長提供貢獻。這些導生特有的特質常是導師生命中所缺、而應加入發展的一些堅強因素或不同角度的人生透視。比如導生可能比較容易與人相處，可能有更好的表達深層情緒的能力，或可能有更整體處理整個自我關係的能力。這些特質都可能幫助導師成為一個更寬容及更整合的人。所以，在每一次會談中，導師都應該捫心自問：天主這次願意透過導生給我傳達些什麼訊息？

    强調導師和導生間的彼此分享和相互增益，正是友誼關係中關鍵要素 —— 愛人 —— 的先決因素。若望福音中很鄭重地提出這一輔導原則：「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若十五12)，「因為愛是從天主來的，凡是愛人的，都是從天主生的，也能認識天主」(若壹四7)。不必多說，認識天主自然就能完成完整的神修輔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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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認識天主當做基礎的行動，如此的愛自然可使治癒或神修成長有效地發生。Lawrence Le Shan分析了神修治癒現象之後，發現最深層面的治癒是當「治療者」及「受治癒者」雙方，都努力使彼此最深層的自我存在相合為一時發生的 9.，兩個個體同時進入寬心的鬆弛狀態，並在默禱中達到這種心靈的深度合一。整個過程中並無任何物理能力的轉移；事實上，可能二者都還不需要同在一個房間裏。他們並不思考有關治癒的事，只是彼此在愛中合一了而已。然而，治癒的事實就在這合一的境界中美妙的發生了。

    神修輔導活動的導師與導生關係中最根本的要素就是這個在愛中的結合。不論導師在導生的問題上提供了多麼重要且深入的見解，也不論導師為導生投入了多麼大量的時間，假如二人之間缺少這一份基本的愛，不可能給予對方一點點實質有效的幫助。然而，這份愛並非情感上的愛，而是一種在任何時候都必需有的愛，即便在最看不順眼的人身上也能發生；這份愛能深入心靈最黑暗的角落，使那些尚未察覺或已經忘懷的失意感重新獲得光亮的照明；這份愛會使真理在不計任何代價的情況下展現出來，只因為願意導生能獲得真正的成長。雖然如此，這份愛仍然會使人真誠的接受對方整個的人，包括他的過錯及失意；這份愛也能使人欣賞對方的獨特特質以及對所有事物的特殊看法。導生若體驗到導師的這份無條件的愛，就會開始更圓滿的接受自己，進而體俉出天主終極的愛情。這體悟可給導生帶來勇氣和信賴，促成其改變並成長。

這份無條件的愛，有時會因為一些個人的基本心理衝突而無法產生，但是這時天主的恩寵就再次發生作用了。在這種狀況下，導師常常會因這位導生的緣故而獲得一種人類正常情況下所不能產生的愛的動力，促使他能透視到導生靈魂深處的核心，如同天主自己來檢視這靈魂一般。換句話說，導師能够透過導生個人人格的缺陷、虛妄的行為及情緒上的紊亂，而看出潛伏在他心靈深處的一些基本善良因素及其蠢蠢欲動的活力。這種深度的透視能把困擾人的一些人格不穩現象、化解於無形，而不加重視了。就像一位母親對她初生嬰孩所有的直覺性的愛一般；跟小嬰孩本身和其偉大的未來夢想比起來，半夜起身餵奶、換髒汚的尿布、成天哭鬧不休等煩人的事，都不算什麼了。

導生對導師的愛有時也需要做一些心理不適的克服工作。若對導師不喜歡，第一個反應常是：「換一個導師嘛！」更有甚者，常常有人以為這份愛很容易產生，因為他能够很快地感受到輔導的效益。但是，這樣產生的愛會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此的愛是來自需求和欲望 (屬情緒上的愛：eros)，而不是真正的接受和體認對方 (真正無條件的愛：agape)，如此的愛常有强求和企圖控制對方的因素在，而不是完全自由的自我交付。十字聖若望注意到：受輔導者常希望輔導他們的人是個受人喜愛的人，能够跟自己親密交往；因此，這些人看到輔導他們的導師與別人也很熱絡地相處，就會心生嫉妒、煩亂不已 10.。神修路徑的過程，有一部份是在探索如何使自己能由情緒上的愛 (eros) 轉變成真正無條件的愛 (agape)。這轉變過程首先發生在導生與導師之間的關係上，然後逐漸推展到導生所有的人際關係裏。

總之，一次良好的神修輔導活動的關鍵，在於是否有無條件、全心奉獻的愛心。這份愛對師生雙方的成長來說都是必要的因素，應該使它不斷地常留心中。導師不必掛慮自己為導生做了些什麼、應該和導生談些什麼、討論些什麼等問題，只須要為了天主的緣故去愛 —— 愛導生、愛別人 —— 其他的一切，自然而然就隨著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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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

神修輔導活動的首要目的是發展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當然，為了這一關係的發展，上述的兩種關係也必須作有效的運作才行，不過導師與導生二者在討論和交往時，都應把主要的焦點放在這一層關係上才是。

常常有人把神修導師的角色，形容成如同助產士、催化劑或恩寵見證人一樣，這個現象很正確地指出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助產士幫忙使小孩生出，但她自己並非生產過程實際參與的一份子 —— 不論在受孕上、在懷胎上、在分娩上，她都用不上力。同樣的，催化劑是幫忙學反應過程加速的物質，但它本身並不直接使化學反應實現。導師能力的臨在，能使導生在天主內的成長加快，但他並不能直接干涉這成長的過成，因此，導師的作用是當事件發生時他在場，可做一個見證人，但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在事件之中。

導師與導生雙方時時把這點銘記心中是很重要的。在適當的時機，導師也應提醒導生，天主或基督自己才是真正的導師，而師生二人會談的主要目的，也只是審視一下在當前狀況中，天主對導生的希望而已。

導生與天主間的獨特關係，應該絕對地受到尊重。導師及導生二人都無法得知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最後會變成怎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以獨特的樣式被召來事奉天主。每個人，一旦與天主結合了，就會成為真正的自我。聖人不需要有劃一的存在樣式或同樣的言行作為，而是能自由地成為他之所以被召、召他者願意他真正成為的一個人，不必顧慮社會對他的指示或期待。因此，導師和導生雙方都不應以先入為主的先天觀念，在天主與導生關係的發展過程中，加入一些人為的努力。當然會有一些因素是不能攙雜在這層關係裏的：聖人一定不會殺人，也不會違犯基本的倫理規範。但是使每一個人成聖的要求卻是完全獨特的，不可能事先預見。因此導師應常有願意退一步的心，以便檢視發展的特殊過程。如果導師給予過多的干預，發展的過程會遭到扭曲，也產生不出什麼成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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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導師應不斷地問導生這個問題：「天主在當下這個情況裏，召叫你去做什麼？」這個答案不必和他「以為」他應該做什麼相同，這更屬於天主對他個人提出的要求而有的回覆，甚至這答案會與導生以往所受的教育背景完全相反，也說不定。例如，有時導生應該從花大量時間助人的情況中暫停，利用這些時間好好祈禱，以增進他與天主間關係的發展。導生只要能真心誠意地面對自己的良心，而不使自己陷入任何極端不道德的境遇中，就一定能自由地使自己成為任何樣子的一個人，或能自由地去做任何事情。

因此，導師應該尊重天主為導生神修成長所訂下的進度表。常常即使導師根據許多跡象的顯示，認為導生需要前進了，可是導生卻尚未做好繼續前進的準備。連續幾個月的似乎停滯不進，甚或有向後倒退的現象，就可能有基本上的問題了，這時導生似乎應該被允許停止下來，因為他可能真的已走入了導師早已看出的「死巷」中了。這或許就是讓他能再次更完備地去了解他沒有做些什麼的適當時機了。這些錯誤的途徑可以協助他們去研究，怎樣的關係及怎樣的工作情況，只會領人走向挫敗、悲哀和不長進而已。有時候，有人在神修輔導的活動中，會走到這樣的地步：他似乎已正式放棄了他整個的神修生活、祈禱和悔罪淨化心理，過了好多年以後，他又再重新開始繼續他的神修旅程；在這類的神修發展裏，導師不應變得灰心喪志，因為每個人的成長都常在天主偉大的上智和照顧之下。可能更重要的是，導師不只不應該在好像「失敗」時灰心喪志，而且也不應該在「成功」時，自以為有功勞。他只能因為自己在整個過程中，成功地扮演好了催化劑的功能，而感到滿意就是了。

P.165

神修輔導活動最完全的實現，是在使導生和天主間的關係能發展到圓滿的極致，如此，人為的輔導可以不再需要了，至少幾乎不再需要了。在起初，導師是需要的，為的是幫忙導生分清何者是天主指示的道路，何者是導生自己想像出來的道路，或是何者是由別的因素而引發出來的道路。換個方向說，導師幫忙分辨何者是較深層自我的意願，何者又是較浮面的心理需求。這個工作較古典的說法就是神類分辨。導生因了導師的幫助，開始經驗性地認識那一種動力或聲音來自深層的自我，亦即天主的意願。換句話說，導師幫助導生增高其聆聽及分辨能力的敏銳度。同樣地，導生應及時地學會，如何不需要看到導師，即可在環境迫使自己墮落之後，立刻就能從自我中心返回天主身上。因此，神修輔導活動是要使一個需要幫助和解釋的萌芽式的天人關係，逐漸發展成一個更直接、而不需要或需要很少中介的更圓滿的天人關係。

從未有人達到絕不再需要別人輔導的境界，但是有導師幫忙下的神修發展，會使需要別人指導的頻率逐漸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個人自己就可找到指導的資料及泉源：可能是透過一個神修團體，或是藉閱讀聖經，或是因了那位小孩的一句話，或是經由其他種種的資料泉源。這並不是說最初的神修性指導不可來自這些方式；而只是導生在開始時，或是尚未經過足夠的訓練，或是尚未達到應有的平衡，還不足以有能力正確地解釋這些訊諕的意義。當導生的神修成長到某一程度時，這類的指導方式也就能開始逐漸增加了，他會開始發現天主在某一事情上直接給他一連串的「講話」，這些「教訓」是來自一連串因內在、外在的刺激而產生的新見解 —— 刺激來源包括默想、夢、別人提出的問題或此時偶然讀到的一本雜誌上的文章等等。當導生在某一方面的薰陶足够了以後，另一方面的神修培育也會自然開始。

P.166

導生還會透過他所處的神修傳承的本質，獲得洞視，例如一位基督徒會愈來愈意識到基督臨在於他的生命之中。如此，他就會開始深深地體驗到基督的平安 —— 道教徒可能稱之「無為」；佛教徒可能稱之為「空」或「悟」—— 對於那些尚未完全自由解脫的人，也會開始深深地體驗到基督的苦難；也會開始深深地體驗到當死亡的束縛被克勝、整個宇宙都已蛻變之後的復活的基督的喜樂。這些深入洞視或體驗的內心光亮，絕不是任何外在的指引所能賦給的。

為說明導師面臨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時所應採取的態度，用父母親幫助小孩學走路來做比喻最為恰當。最初小孩非常依賴父母給予的指導，但是父母的整個努力焦點却是集中在如何教會小孩獨自行走，只有這樣，以後彵才有會跑、會爬山、會跳舞的可能。正如Baron von Hügel說的一句很貼切的話：「金科玉律 (Golden Rule) 乃是幫忙那些我們所愛的人遠離我們而去。」11.

結      論

經過上述三重關係的分析，神修輔導的過程看起來似乎是過分複雜了。一個人在輔導另一個人時，是否可能把上述討論過的所有細節都放在心中？更進一步問：這些觀點彼此間沒有內在的矛盾嗎？導師和導生間的關係要求有深度的緊密結合力量，能使雙方都產生改變；但同時又要求導師只可站在一旁，讓導生和天主間的關係在最少最少的人為干預下發展。還有別的似乎矛盾的地方可以指出。但是為了使神修輔導的效果圓滿，這些看似矛盾的事項需要在彼此有牽制的張力之下做到。只有當這三重關係都真正在運作、且已有互補的功能時，神修輔導活動的效力才真正開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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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神修輔導的過程很複雜，但是對導師來說，可以歸結到三條基本性的指南：導師必須 (一) 儘可能對天主有依賴之情； (二) 無條件地愛他的導生； (三) 尊重導生發揮他自己的自由，只站在一旁，讓導生與天主間的關係，能有完全圓滿地發展。第三條指南事實上是第二條的必然延伸，因為無條件的愛需要尊重對方被愛者的自由和自我成長。因此，這三條指南很明顯地與耶穌所給的兩個誡命連在一起：「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一樣。」(瑪廿二36 ~ 38) 這誡命看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卻很困難。不過要是真的做到這兩條「簡單的」誡命，神修輔導活動就真的能完全達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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